
人生到處有文章  文：洪營娟

李歐梵教授談古文教學

沒學好古文是遺憾

去年十月，李教授開辦《中國人文經典：大師導讀》講座，與大學一年級學生讀

《史記》，論《赤壁賦》，談《三言》和《阿Ｑ正傳》。李教授在每節課選一篇中國經典文

章為讀本，並請來其他學系的講師講解與文章相關的藝術作品。如讀《赤壁賦》時會

共賞赤壁名畫，學生便可從不同藝術角度，感受經典文學之美。修讀此課程的學生有

中文系的本科生，也有來自音樂系和藝術系的學生。上李教授的課，不難發現他善於

把各個藝術領域的知識線編織成一塊文藝網，引領學生感受經典文章的情 ，串連經

典文學、藝術和生活等範疇，把文學帶進生活，做到「人生到處有文章」。

想不到訪問甫開始，李教授與我們分享的，竟是少時未有學好中國古典的遺憾，

他更謙稱現在的古文知識遜於同輩，未達上乘。「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較西化，大

學時選科也偏好外文，古文訓練不足，與同輩相比，我的古文根基明顯不夠好。同輩

的朋友，即使非主修文學的人，大都精通古文，像晨興書院（中文大學新書院）的院

歌便是由著名數學家以古文寫成的。現在我才後悔，為甚麼以前不學好古文？」

李教授專長研究西方文學和現代文學，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熱忱一直不減。他

深知古文之美，與白話文有莫大區別。「以中文表達最美的意境和最細膩的感情，白

話文是比不上古文的。就像大家耳熟能詳的粵劇《帝女花》，它的詞全都是很美的古

文，聽起來令人感動。我太太很喜歡這詞，我的父母也會唸會唱；又如電影，從前看

的台灣和美國電影，電影的中文名稱都是四字或七字，像『曲終夢迴』四字就包含『音

樂完了，夢也完了』的意思，用字多巧妙、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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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任教的李歐梵教

授，曾任教美國多所著名大學，在西方文學研究的成

就毋庸置疑。他在多個藝術範疇鑽研亦深，相關著作

甚豐。與他談古典文學，他同時帶你遊走滔滔話題

──西方文學、電影、音樂、建築等──無所不談。



讀古文首重背誦

李教授認為要學好語文──特別是好的文
字，中英文皆然──必須背誦，才能感受到其中
的音韻和節奏、意象和內涵。「大學時期我在外

文系攻讀，大一時上中文課，教的幾乎全是古

文，當時我的興趣是西方文學和西方電影，覺得

學古文是既沉悶又沒意思的事。當時學古文看似

是『無所為』，後來卻發現古文的知識和意義已在

腦中潛移默化，日後甚至幾十年後才發現對自己 

有用。」

李教授說，這是學習中必經的啟蒙階段，

「啟蒙」可分兩類：一是得到師長或從他人身上

得到指導而獲得的啟蒙；一是靠自身積累知識，

忽然一天全然明白過來，是一種自我「開竅」的

過程。「我以前讀過不少描寫山水景色的古文作

品，當時未必有很深的感受。直至一次我到九

寨溝旅遊，對眼前美景深感震撼，馬上明白『身

在虛無飄渺間』的意境了。積累和開竅是互相影

響的，學習文學和古文，若欠缺了積累，就不能 

開竅。」

李教授兼擅中西文學，發現學古文同時有助

他寫作及研讀西方文學作品。「我是學外文的，

剛開始寫文章時，都以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方法來

寫，但這方法不管用，無法抓住中國語言的韻

味；我也會說普通話，那麼只要把說的話寫成文

章不就成了？可是這樣的文章一點文采都沒有。

失去中文韻味也就失卻寫作的意義，不如不寫！

中文的神采都是來自古文的。我以前讀到有趣

和好看的西方文學作品都以古文翻譯的，如翻譯

大家林琴南的譯作《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茶花

女》，我覺得一點都不難讀，而且愈讀愈覺有趣。

這些作品都成了我寫文章的養分，受用至今。學

古文看來對我沒有直接的用處，我不擅寫古文、

古詩，工作上也沒此需要，但它供給我文化方面

的資源，助我表達所想。我的友人都從古文中學

到不少成語，而他們的文章也多運用四字成語，

這些作品未必是上乘之作，但比現在連成語也不

知是何物的年青人所寫的，也就好多了。」談及古

文給人帶來的「文化資源」，自然讓人想起李教授

在著作中常提到的「文化遺產」──不只是從文章
中學到遣詞用字、意境片段，更包括文章背後的

人文精神。如李教授所言，這都得靠浸淫、積累

得來。

且先不論英文書，即使是中國文學名
著，今日香港的中學生又讀過幾本？我於是
近水樓台向我的妻子請教，她在香港受過全
套中文教育，七十年代我讀《麥田捕手》的時
候，她還在唸中學。她即席憶出一個書單，
令我大吃一驚：四書五經節選、唐詩宋詞，
附帶「國學常識」；此外還有古文名篇──

〈岳陽樓記〉、〈弔古戰場〉、前後〈出師表〉、
前後〈赤壁賦〉……當然少不了現代文學──
朱自清的〈背影〉，她現在仍記憶猶新，正如
同她當年背誦的古文一樣。在她那個年代受
教育──我也如此──古文都是背誦的，雖
然當時一知半解，但多年後就變成了自身的
文化遺產。

（〈仲夏夜書城之夢〉， 
載《都市漫遊者：文化觀察》）

《啟思高中中國語文》 
中四單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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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主動求知，這樣老師教起來不就容易了嗎？

只要選既有意思，又與生活有關的東西來教，學

生一定感興趣。」

教學絕不食古不化

李教授坦言，比較中、港、台三地，香港學

習古文的風氣最差。「我們很容易從中、台的現

代文學中找到古文的痕迹，如台灣女作家的作品

中就常見她們引用古文，張愛玲的作品也有大量

古文用語，魯迅用的更多。這是香港文學不常見

的。」李教授明白香港人做事講究效率，崇尚功

利，又缺乏生活樂趣，因此要讓香港學生對學問

發生興趣，他明言要目標先行，先給他們短期且

明確的目標，逐步學習。「讓他們先認識歷史較短

的古典作品，再循着年代溯源而上。清末、民初

作家如梁啟超、康有為、孫中山的古文作品都寫

得好，值得看，只要學生每天能沿着歷史往『前』

一點看，然後讀到王安石的作品，終有一天讀到

《史記》。」 

李教授以「絕不能食古不化」來形容現時古文

教學的出路。「古文教育絕不能『食古不化』，老

師那怕是要求學生用古文來發短訊，寫情書，只

要發掘到古文有趣、有挑戰性的地方，他們就會

自發地學習。學習古文的方法很多，像我每晚會

唸一首古詩送給太太，既是生活情趣，也是學好

教活古文自有方法

中國古典文學中，李教授偏愛蘇軾《赤壁

賦》。他教學生欣賞這首詞時，會播放電影《男人

四十》片尾全家人在老師病牀前合誦《赤壁賦》的

片段，他說此情此景令人感動。「古文要教得精

彩，老師要選一些與自己的感受或生活有關的文

章和片段來教。當我們遊歷中國名山大川時，就

可見到處是『古文』了，像在電影裏，主角一家最

後為了這篇《赤壁賦》而決定遊長江三峽。親身遊

歷古人記載過的地點，相關的古文片段便會自然

浮現腦海。」

除了《赤壁賦》，唐詩《長恨歌》、小說《三國

演義》、《紅樓夢》都是李教授鍾愛的文學經典。

「好的古文往往能連繫日常生活感受。我讀《長恨

歌》，就會想起唐明皇、楊貴妃，雖然已不記得

全篇內容，但篇中佳句總縈繞腦中，偶爾脫口而

出。像我常跟太太說笑，現在都到了『侍兒扶起

嬌無力』的年紀了。」李教授笑道古文如何滋養他

的生活情趣。

李教授認為人只要專注發展自己的興趣，

必有一番作為；要讓學生在生活中發掘學習的趣

味，學習就須與生活連繫。「我們讀古文時要有閑

情逸致，可是現在的老師都太忙了，他們欣賞藝

術的心情都因忙碌而失掉了，還哪有時間細心鑽

研古文精髓？他們若能退而求其次，把自己在生

活中遇到的人和事連繫到古文教學已很不錯。最

好還是想方法讓學生自發地學古文，就像年青人

對情愛的題材一定感興趣，老師就給他們一些有

趣的習作——以古文來寫情書如何？古文、詩詞

中關於愛情和浪漫的作品俯拾皆是啊。」李教授還

指，把古文帶進生活的方法很多，關鍵在老師能

否因時制宜，發揮創意。「以前老師要引起學生學

習《出師表》的興趣不容易，但當一些以三國時代

為背景的電影上映時，學生從電影接觸到作品的

歷史背景，從而對作品有所感應和發生興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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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教學的「唐吉訶德」

在香港推動文學之路難走，李教授一直很明

白。他在〈文學解藥？在香港重讀卡繆的《瘟疫》〉

中如此說：

其實我孜孜不倦地在課堂內外大談現代
文學經典，原因之一正是香港這個「大多數
人不會看書」的商業社會需要像我這樣的「唐
吉訶德」，試問在一個書香四溢、黌宮幢幢
的地方，還需要我來饒舌嗎？

……

在大多數不讀書的香港人中至少還有少
數人要讀書，而且還要讀相當難的文學經
典。我這個以文學為職業的人，不拔劍相
助，是否有愧職守？

（載《浪漫與偏見──李歐梵自選集》）

現代文學經典尚且被冷待若此，要引起學生

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豈非迹近無望？李教授或能給

我們一點啟示：「老師本身該熱愛古文，設法把

古文精作彩講解，並把當中美好的、有意義的、

有文化深度的東西帶給學生，讓學生有興趣讀下

去，這就是老師的責任。學生缺乏興趣是問題，

老師自己不願意花心思教古文，這才是最大的問

題。」也許，「唐吉訶德」的精神才是解困的良方。

古文之法。學生不妨先從對聯開始學古文，這樣

較容易，也較有趣；學好對聯後學詩，教杜牧《清

明》時，老師可以告訴學生，現在香港的『杏花

邨』，就出自『牧童遙指杏花邨』一句了。學生以

後看到杏花邨，就會聯想這詩了……總之老師千

萬不要把古文當成是死的語言來教，沒有人會對

沉悶、過時而無用處的東西生出興趣。」

雖說香港的文化風氣較薄弱，但李教授仍

認為香港的社會環境較自由，能容納不同的「小

眾」，因此只要稍加創意，推廣古文還是有可行之

法。「要學習和教育風氣截然改變是不可能的，我

鼓勵從『小眾』着手。學古文的目標不必很遠大，

大規模的古文活動辦不成，就辦小型的：學校可

用一節課時間教學生欣賞饒宗頤先生的書法，欣

賞書法之餘學古文，總之要想辦法把古文教育帶

進香港文化之中。我們別低估香港人在商業上的

創意，有餐館會把現代詩當成外牆裝飾，也許這

是推廣古文的另類方法。既然我們認為香港人崇

尚功利主義，那找些熱愛古文的著名地產商、大

老闆來推廣古文也是好方法。」李教授不把古文視

為高級的文藝產物，他隨意提出的，都是把「古

文」滲透在生活中的實用方法。人生處處有文章

之道，由李教授來體現，相信無人不折服。

李教授提到一齣關於康有為在瑞典遊歷的
電影時，隨手拿起《康有為瑞典遊記》，
就談得興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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